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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幻觉挑战下新闻生产的安全性路径

◎◎    汪茂盛  张汪茂盛  张倵瑃倵瑃

关键词：AI幻觉   新闻生产   新闻伦理   舆论安全   信息生态

摘要：随着生成式AI发展迅猛，“效率化”应用AI的逻辑与新闻行业对真实性、公共性

的追求之间存在方向性差异，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行业焦虑则放大了AI幻觉的风险。本文围

绕新闻生产流程，提出强调“人本位”的价值认同，细化“人机协同”使用逻辑，强化技术

反制和法律法规的治理体系，以确保新闻媒体在AI时代的信息安全与可靠性。

当
前，生成式 AI 已被受众普遍接受，截至 2025

年 8 月，国内 AI 大模型应用的个人用户注册

量已超 31 亿①。这种高效集中的智能化大模型正迅速

重构舆论生态，各大媒体纷纷“卷”入这场“技术媒

介”革命。早在 10 年前，大数据算法就以标签化推

送机制开始渗透信息传播场域，生成式 AI 持续加速

信息生态环境的复杂性。由于其对信息的“饥渴”性

纳入生成过程“黑箱”，导致许多独立语境下的问答

呈现错误信息或非匹配信息回应，让人看来 AI 在“一

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而这类“胡说八道”正通过每

天海量信息学习和大模型升级不断变得“真假难辨”，

出现 AI 幻觉。其层出不穷无疑给新闻生产安全带来

严峻挑战，引发新闻内容真实性、传播逆差等问题。

AI幻觉带来挑战

技术变革焦虑与新闻失实忧虑的双重压迫。新闻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线。AI 幻觉动摇的是媒体行业

的根基。反观现实：媒体应用 AI 技术已是大势所趋，

那为什么存在认知与实践差距呢？

首先，生成式 AI 制作财经报表、体育消息等高

度模式化的新闻成本较低。以新华社打造的自动撰

稿机器人“快笔小新”为例，从 2016 年报道里约奥运

会的 500 余篇消息简讯与战报零差错到 2024 年发展成

多模块的写作机器人，2—3秒即可成稿，较大地提升

了新闻生产效率。

其次，媒体在数字时代的系统性变革存在迫

切性选择。低成本高效率的生成式 AI 指向短期收益

最大化，但也带来“同速革新”后的价值降低，表现

为作品形式机械和模式同质化严重。比如，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推出虚拟数字主播后，各大省市级媒体纷纷

跟进，绝大部分媒体由于经费、资源限制，以依托第

三方平台免费试用虚拟数字主播为主，扎堆推出视频

节目，试用期结束便停止使用。这是潜意识对变革“任

务性”完成的惯性所致，剩下部分付费媒体也因受众

对虚拟数字主播失去兴趣、作品表达生硬等问题接连

放弃。这类来自社会环境的变革压力并不会随着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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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应用而消逝，反而会愈演愈烈，与此共生的是

大模型学习速度提升后 AI 幻觉频发对新闻真实性的

冲击，让媒体难以平衡技术变革焦虑与承担新闻失实

责任的忧虑。

虚假信息与真实新闻传播效能逆差被放大。网络

谣言等虚假信息的传播因内容本身具有高争议性、高

关注度而能快速抢占舆论场。这种以谣言为中心的漩

涡传播模式，扭曲和挤压了真实新闻的传播场域，甚

至造成“逆火效应”②，反而加强受众对谣言的印象。

首先，制造虚假信息的方式变得更隐蔽并且影

响难以消除。2024 年 4 月，上海警方发现一则谣言

在网络大肆传播，顺藤摸瓜锁定了一个用 AI 洗稿新

闻换取流量变现的团伙。他们造假方式简单，在购买

的 AI 软件中输入“标题劲爆”“结尾争议”“情节曲

折”等指令，即可全自动洗稿。如此生产的“博眼球”

假消息一天可发布上千篇，而警方和法院则耗费了 10

个月才将该团伙绳之以法。但其发布的虚假信息还能

在各大社交平台评论区被提及，证明即便从源头上删

除虚假新闻，但其影响已形成，消除的时间成本极高。

其次，AI 介入后引发媒体信任危机。以传统新

闻内容生产来看，采写编校核发，每个环节都是基于

客观世界的信息采集和主观世界的信息验证的主客一

体过程。但所有环节都需要耗费时间成本，生成式

AI 则反之，直接根据现有语料生成新闻。随着 AI 幻

觉逐渐增多，受众也对媒体公信力产生怀疑，即便主

流媒体都要求 AI 作品打上“显性”标识，但该规定

仅能对艺术类配图、艺术类视频起到一定约束，对新

闻生产过程中的文字撰稿等还无法有效约束。

此外，虚假新闻污染后的信息生态环境造成

关注度掠夺惯性。AI 生成的虚假信息刷新受众接受

度阈值下限。曾经人们对“三星堆挖出航母”这类一

眼假的新闻嗤之以鼻，如今当 AI 低成本生成的海量

虚假信息渗入传播场，一个虚假信息被反复推送给同

一受众后，便有了“三人成虎”的心理预期，受众在

这样的“情绪新闻”反复刺激下被驯化，不再满足于

真实却不亮眼的信息，反而追求争议性新闻，进一步

为 AI 幻觉提供了受众市场。

新闻生产探索安全性路径

坚守人本位的认知前提。AI 技术的不断迭代，

导致一部分人认为新闻记者这一职业将被 AI 取代。

但从当下 AI 生成新闻中可以窥见，“AI 味”一时还

难以消除，尤其是在传统媒体更为擅长的深度报道

中，情感共鸣、批判思维、逻辑框架的构成与解构方

面 AI 甚至起到反作用。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到人本位的重要性，理性地看待人机协同、人机共生

关系，消除“技术在前认知在后”的本领恐慌。

首先，人的自然属性的“可达性”是 AI 不可

替代的。人以客观物理形式存在于社会，可以面对面、

点对点地去到新闻现场，与新闻人物进行接触，而这

是 AI 从存在形态上无法办到的事情。这也从侧面反

映了记者践行“四力”是以脚力为基础的观点。眼力、

脑力、笔力归根结底都来自脚力，现场带给记者的是

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感受，是一个由新闻人物、新闻事

件与当时所处环境构成的复杂系统，所引起的记者的

思考与判断是 AI 无法模拟的。

其次，人的情感属性的“共鸣性”是 AI 不可

替代的。受众为什么能识别出“AI 味”，因为AI 表

达是基于用户指令下的绝对理性。记者在生产稿件过

程中，带有批判色彩的隐喻表达，逻辑的环环相扣和

情感叙事的相互穿插，从本意到象征的重塑与延伸，

这些都是记者作为人所具有的独特思维能力，也是受

众作为人所共有的特征。比如，哔哩哔哩“食贫道”

栏目推出的纪录片《卧底 30天，我们亲身记录了韩国

邪教里的层层套路》《勇闯南美毒窝！我们拍到了可卡

因制作的全流程》，屡次登上微博热搜榜，足以证明这

类依靠“蹲”出来的“深度思考”作品并不缺乏受众。

人机协同的坚持使用逻辑。降低深度报道中AI参

与度。从机制来看，AI创作是基于已有语料的二次加工，

而深度报道则是一手素材的高创造性工作。深度报道

中采访对象或者新闻事件有可能是首次面向公众公开，

也就是说互联网环境缺乏采访对象或新闻事件的事实

细节，比如采访对象身份和事件经过等。如果在此类

报道生产中采取AI创作，AI将对比模拟其他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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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向的深度报道，进行“算法”补全生成，无法将

深度报道中记者在特定场景下感知到的细微瞬间进行

数字标识或量化。在AI“黑箱”生成的过程中所产生

的细节，很可能是语料的杂糅、拼接，造成AI幻觉。

从流程上看，深度报道运用AI的效率较低。撰稿

过程中，因AI缺乏对具体新闻人物、事件的语料学习，

仍然需要记者手动输入采访获取的一手资料先“喂”给

AI，而其得出的结果也可能掺杂着高度隐蔽的失实细节，

还需记者耗费时间核实AI结果的真实性，反而降低效率。

坚持内容把关“先机后人”原则。AI 用于基础

校对已非新鲜事，但AI 对作品内容的把关必须前移。

以字节跳动为例，作为国内最早将大数据算法推荐模

式用于媒体领域的公司，一直走在全国媒体数字化技

术应用的前列，其在内容把关上依旧保持“先机后人”

审核流程。AI 机器检测用于内容审核的第一步，形

成了从数字审校到人工基础审校和人工疑难问题超高

审校的内容把关团队。这种模式的形成并非偶然，是

服务平台在保障安全性前提下经实践检验后采取的稳

妥方案。AI 不只对独立语境下的反讽、隐喻等文字

含义无法识别，对于图片和视频的识别更为糟糕，至

今没有一款 AI 软件能够精准识别出音视频作品的基

础差错，更不用谈对影像化表达中的意向性解读。

AI监督手段呼唤数字化与行政化

技术反制有待推出。首先，需推出行业性的 AI

检测系统。现阶段，媒体生产对于 AI 的使用标识主

要取决于记者的主动性与审核人员的判断力，图片视

频相对而言更容易作出“是不是 AI 生成作品”的判

断，但对于长篇文字，仅依靠人工很难判断是否存在

AI介入痕迹，急需引入技术监督。因新闻机构的级别、

资源各不相同，每个机构都推出自我研发的 AI 检测

技术并不现实。即便每个媒体机构都推出检测技术，

如何保障技术水平的统一性、行业认可的标准化等问

题都指向媒体行业需要研发出行规性的检测技术。

其次，建立由主管部门牵头的 AI 研究小组或

办公室。人机共生是未来媒体开展生产活动无法避

开的话题。一是要从 AI 工具论走向研究论。媒体应

该清晰地认识到 AI 信息收集、整理、生成的功能与

媒体构建舆论场的功能高度一致，因此，媒体不仅要

将 AI 作为新闻生产工具，还要将其作为研究对象，

不能只依靠第三方 AI 软件介入媒体行业的活动，还

要将 AI 发展的本身作为报道对象，而非展现它对其

他行业“工具性”的效率化提升。二是需要研发 AI

电子追溯水印。现阶段，AI 的生成“黑箱”导致过

程不清，如果 AI 介入新闻生产流程，要如何把控与

追责？根据新闻媒体的“留痕”机制可推导出，AI

介入后如何“留痕”是当前应迫切研究的技术。现阶段，

很多媒体对于 AI 作品都提供“AI 生成”标识，但该

标识是在使用 AI 希望被发现的“善意”主观性下才

成立的，如果是在使用 AI 不想被发现的“恶意”主

观性下就无法成立。这种情况下，数字追溯水印发挥

的作用至关重要。这类技术含量高、财政投入大的研

究，单一新闻机构难以做到，需要的是顶层设计。

完备的行规法规亟待落地。2025 年 9月 1日，《人

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正式施行，要求网络

信息服务提供者开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活

动。但违反规定如何惩戒，文件规定较为模糊，当前

缺乏关于利用 AI 所产生的各类纠纷该如何定量、定

性的行政或法律规定。因此，媒体机构等信息服务平

台要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为政策制定提供样本，积

极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定期提交脱敏后的 AI 介入记

录，包括数据标注点位、内部审核日志，AI 生成内

容的原始材料和最终版本，为立法工作提供有效的实

证性证据 ；同时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对原始的稿件

数据、修改的痕迹等信息进行归纳收集，由专门人员

进行统一管理，以便后续相关责任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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